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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澳大利亚致力于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监管机构、制定国家质量标准以及完善立法

等措施不断加强对课后服务质量保障的干预，最终形成了一条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课后服务质量保障体

系。多年以来，澳大利亚课后服务在政策法规、师资配备、财政投入等方面全方位参与和支持学龄儿童

课后服务的发展，不断向儿童提供完善而有效的课后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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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stralia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Through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regulatory agency,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gisl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the intervention of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quality assura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finally formed an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ith Australian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years, Australian have 
been fully involved in and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in term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eacher staff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other aspects, and have conti-
nuously provided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 to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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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运行模式 

(一) 以法律形式确保课后服务教育地位 
政策法规是维护课后服务蓬勃发展最强有力的工具，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规范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

导与规范。20 世纪 90 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意识到课后服务对家庭及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

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并将其纳入质量认证体系。从市场自由发展到政府经营、管理的阶段，澳大利亚探

索出一套完整的课后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一个对早期教育实行国家的标准，并把其纳

入法律体系的国家。澳大利亚课后服务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由政府发布全国性的政策文件，从而尽可

能的平衡地区、校际、机构之间的差异，保证实施课后服务的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相对一致[1]。澳大利

亚建立新的立法体系和国家机构以规范课后服务的发展。2010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相继颁布《国家教育

与看护服务法》(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National Law)、《国家教育与看护服务条例》(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National Regulations)。新的国家保教法律规定了早期保育与教育服务的宏观发展方向、核心思想、

基本理念与原则等[2]，明确了机构审批流程、儿童食品安全要求、空间要求、人员配置、内部审查等，

为澳大利亚儿童保教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国内法提供了一套要求课后服务满足的通用标

准，但由于澳大利亚的联邦制政府，各州和各地区的法律可能会有所不同。除西澳大利亚州外，所有州

和地区均受《国家教育和护理服务国家法》的约束。这些法规主要适用于服务需要满足的最低安全和物

理要求，它们涉及安全标准和程序、工作人员比例和资格以及空间要求等问题。除法律法规外，课后服

务还受国家质量标准(NQS)的约束。国家质量标准是国家质量框架的一个关键方面，为澳大利亚课后服务

设定了一个较高的国家基准。质量标准在七大质量领域进行规定，这七大质量领域被认为对幼儿的学习

成果是十分必要的。除了健康和安全的教育成果外，《国家质量标准》还规定了儿童的学习成果、与家

庭的伙伴关系、服务治理、物理环境、课程和教学实践。所有批准的课后服务机构都要接受国家监管机

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NQS 进行的定期评估，并接受澳大利亚质量监管局(ACECQA)的监督。ACECQA
是澳大利亚政府为监督全国早期保教与课后服务真正落实国家质量框架的要求的一个全国性的监管机构，

负责宏观指导全国课后服务及其他保教行业在国家质量标准下规范实施。统一的国家标准更有利于提高

课后服务的质量，而纳入法律体系则有效的确保了对其质量标准的执行力度[3]。澳大利亚通过建立统一

的国家监管机构、制定国家质量标准以及完善立法等措施不断加强对课后服务质量保障的干预，最终形

成了一条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课后服务质量保障体系。 
(二) 促进课后服务教师队伍专业化 
教育者资质是决定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教师的素质及其教学活动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澳大利亚课后服务将教育工作人员配置的安排纳入质量标准，以确保提供合格和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协调员和指定的监督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国家统一学习框架《我的时间，我们的地方》，这是全

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学龄儿童课后服务的指导框架，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为孩子提供机会，最大限度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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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他们的潜力，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此框架作为 NQF 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原则和实践方法

对课后服务教育工作者的做法具有关键影响。框架以儿童的学习为核心，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元素：教

育原则、实践方法和学习成果。学习框架强调关注儿童所能达到的学习成果，为达到这些学习成效，教

师必须遵循五大原则，即：安全、相互尊重和互惠的关系；注重合作；高期望和公平；尊重差异性以及

持续的学习和反思实践。这五项原则反映了当代儿童游戏、休闲、学习和教育的相关理论，在课后服务

中，这些原则是实践的基础，它注重教师与所有儿童合作，以取得与成果相关的进展。同时教师还应注

重以下教学实践方法，即整体分析的方法；与儿童合作；寓教于乐；目的性教学；注重学习环境；注重

文化；持续性与过渡以及评估儿童的学习和福祉。教育工作者利用这些丰富的教学实践来促进儿童的学

习。因此，在学龄儿童课后服务中，教育工作者应与儿童合作，提供对儿童有意义的游戏和休闲机会，

并支持他们的健康、学习和发展。 
学习框架《我的时间，我们的地方》为课后服务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广泛的指导方针，虽然普遍适用

于每个州地区，但各州和地区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又有不同需求。例如，昆士兰州制定了“核心知识和

能力(CKC)框架”用来培训课后护理教育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个专业发展计划，该计划是为了

帮助教育工作者达到澳大利亚课后护理的国家质量标准。该框架适应学习框架，它帮助教育工作者将所

学的新理论知识和之前的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联系起来。随着国家质量框架的实施，从业人员也第一次

被要求具备资格。澳大利亚没有统一的学龄儿童教育工作者的资格规定，除个别州以外每个州和地区在

其管辖范围内决定课后服务委员会教育工作者的资格要求。最常见的资格要求是证书或文凭级别的职业

资格。这包括专门为课后服务教育工作者设计的两种职业资格证书，即第四职业证书(Certificate IV)和课

后服务文凭(Diploma of Outside School Hours Care)。虽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资格要求都以教育为重点，

但工作者也可以拥有相关学科的资格，如青年工作者、娱乐或心理学。此外，NQF 规定，如果教育者“积

极努力”获得他们的资格，他们就被认为“合格”。如维多利亚州要求至少 50%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拥有

或正在积极争取经批准的文凭水平资格才能满足维多利亚对学龄以上儿童工作的要求。所有其他教育者

必须具备或正在积极争取 III 级或以上资格证书或在开始从事儿童工作后不超过 6 个月注册该资格考试。 
(三) 财政保障课后服务教育质量 
澳大利亚政府自 1972 年以来一直为儿童保育提供财政资助。2015 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新的儿童

保育一揽子计划(Child Care Package)。其政策的目的是提供“更简单、更实惠、更灵活、更方便的儿童保

育系统”和“帮助希望工作或工作更多的父母”。直至 2018 年年中，儿童保育津贴(Child Care Benefit)
和儿童保育返利(Child Care Rebate)是两种使用最广泛的儿童保育费援助形式。2017 年《家庭援助立法修

正案(家庭儿童保育一揽子工作)法》(The Family Assistance Legislation Amendment (Jobs for Families Child 
Care Package) Act 2017)概述了新的一揽子安排和要求，并于 2018 年 7 月生效。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儿童

保育补贴(Child Care Subsidy)，它取代了儿童保育福利和儿童保育返利。儿童保育补贴是一项国家计划，

为使用各种形式的儿童看护的父母提供费用援助。补贴的比例是由家庭收入、活动时长和所使用的儿童

保育服务类型共同决定的，这意味着收入最低的家庭得到的援助最大。儿童保育补贴作为向儿童保育服

务提供者支付的单一经济情况测试补贴，并作为费用减免转交给家庭。至 2020 年 12 月，澳大利已有 130
多万儿童使用经批准的儿童保育服务并有资格获得儿童保育补贴，12 岁以下儿童占总比例的 30.4%，其

中 32.3%接受课外看护[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有一系列联邦资助的全纳支持计划(Inclusion Support Program)。目前澳

大利亚建立儿童保育安全网(Child Care Safety Net)，旨在向处境不利或困难的社区和偏远地区的儿童提供

额外资助以获得优质的教育和护理服务。儿童保育安全网主要由三种补贴形式组成：额外儿童保育补贴

(Additional Child Care Subsidy)、社区儿童保育基金(Community Child Care Fund)和包容性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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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on Support Program)。额外儿童保育补贴旨向在获得儿童保育方面存在困难的家庭为儿童提供有针

对性的额外费用援助的付款。例如切实需要实际帮助来支持其子女安全和福祉的家庭；祖父母是主要监

护人并依靠其收入支付儿童保育费用的家庭；那些经历暂时经济困难的家庭以及刚找到工作，处于过渡

期的这四类家庭。社区儿童保育基金是一项赠款计划，向农村地区或弱势社区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提

供额外资金。在社区儿童保育基金下，符合资格的服务提供者可申请补助用以减轻提供儿童保育服务方

面的困难。弱势家庭和社区，也可以为问题儿童保育服务提供可持续发展支持以及提供资金支持或增加

对保育服务高需求地区的保育名额供应。包容支持计划旨在帮助儿童保育提供者提高其能力，以便将有

额外需要的儿童纳入主流儿童保育服务。该项目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是支持主流儿童护理提供者提高

其提供高质量包容性做法的能力，解决参与障碍，并将有额外需求的儿童与其同龄人一起纳入其中；其

次是为有额外需要的儿童的父母和照顾者提供适当的儿童照顾服务，以协助这些父母参与工作。 

2. 启示与借鉴 

多年来有关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大量研究结果证实，高质量的托幼机构教育对幼儿当下和后续的学

习和发展、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对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向往更加迫切。面对新的发展和改革趋势，我国课后服务行业尚未能够适应

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研究国外发达国家的课后服务，以期发现能够移植我国的一些有效措施。 
(一) 提升课后服务教育质量，促进儿童能力发展 
截至 2021 年 5 月底，我国共有 10.2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城区学校覆盖率已达到 75.8%，

部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 90%，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5]。但与此同时，课后服务也存

在不少问题，例如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难以保证，资金、场地供给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课后服

务的质量。质量包括课程的使用、工作人员的素质、以及工作人员与儿童的互动等过程质量，也包括课

后服务的设置结构特征，例如空间、团队规模及安全标准等。在澳大利亚，课后服务的质量通过 NQF 来

实现，NQF 是澳大利亚政府与所有州和地区政府达成协议的结果，共同努力为参加课后服务的儿童提供

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成果。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课后服务体系，在课后服务的建设上，我国可借鉴澳大

利亚经验，设定国家最低标准，对课后服务的属性明确定位，对课后服务的内容、课后服务的环境设施

以及从业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规定。其次，建立质量监管体系，进行常态化规范监管。对课后服务的课

程、安全、物理环境、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评估并设定评估等级，对不符合要求的课后服务相关部门可

督促并帮助其质量改进。学校可设置质量改进计划，对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服务内容规划未来的改进策略。 
(二) 注重家–校–社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 
由于学校资源有限，学校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课后服务，也可尝试引进第三方供应商，形成校

内外联动机制，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澳大利亚设立了严格的第三方供应商审批流程，对第三方供应商的

引进资质进行规定。这些服务提供者可以是社区团体或商业实体。学校作为“房东”可能会因为提供物

理空间和资源而获得报酬。如果服务无法满足要求，学校也可根据相关程序更换新的服务提供者。我国

也可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课后服务提供模式。政府应关注顶层制度的设计，以制度的优

化设计确保课后服务的有效供给，学校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整

合各类资源，多方合作，融合发展。课后服务可采用政府、学校、社区三方合作的模式，充分发挥社区

作用。在与各方合作中，学校管理层需要提高对课后服务在对儿童教育和发展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学校

领导者在课后服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校领导者在有关场所、人员、资源、空间等运行决策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领导者理解与家庭和学校社区合作的重要性，课后服务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提供了一个渠

道，这种渠道对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学习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学校管理层对课后服务评价不高，这可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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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 
(三) 注重教育内容多样化，满足儿童多样化需求 
课后服务是学校的延伸教育，学校可以通过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活动内容，培养学生多样

兴趣、促进个体个性发展，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儿童提供多样化服务就要从儿童视角选择孩子最

想在课后服务的场所中得到什么。澳大利亚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对孩子在课外时间想从自己的空间里得到

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带来启示。根据澳大利亚学者 Hust [6]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参与课后服务的儿童来说，

课后服务的重要特征是乐趣和朋友。Simoncini [7]等人通过调查得到类似结果，活动(52.4%)和玩乐(34.1%)
是课后服务“最好的”方面。小学一年级的冰岛儿童表示，他们将课后服务中心主要视为一个玩耍的场

所，在那里他们可以指导自己如何度过闲暇时间，这与他们对学校的看法相反，他们将学校视为一个学

术学习的场所[8]。虽然很容易将这些观点视为儿童“只想玩耍”，但必须强调的是玩耍是联合国认为的

儿童的一项权利，也是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9]。游戏是教育的一种方式，政府可考虑如何支持课后

服务，以推广游戏和社会参与为重点。政府要提供机会与各方合作，推动课后服务中心成为一个娱乐和

友谊的场所。我国学校可以充分发挥各市各区各校的优秀资源，除了充分发挥本校音体美等优势资源，

还可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课程作为补充，增加学生参与体育、音乐、美术等培训的机会，增强儿童的身

体素质以及内在素质发展。我国学校可通过聘请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走进课堂，为儿童带来不一样

的课堂体验。也可带领儿童进入校外的社会实践学习场所，如研学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馆、

博物馆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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